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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与希望
——— 《第七个十字架》中 “恩斯特·瓦劳”和

“牧羊人恩斯特”的角色功能分析

周天兵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９３）

摘要：在文学作品中，一些所谓的次要人物往往被读者忽视。其实，他们在侧面衬托、渲染气氛、衔

接并推动情节发展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主要对 《第七个十字架》中的两个

小人物 “恩斯特·瓦劳”和 “牧羊人恩斯特”进行了角色功能分析。作者安娜·西格斯借助这两个小

人物强调了人性，表达了自己政治的、历史的希望。他们与其他人物一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第三

帝国的现实。由此指出，这两个人物虽小但不可或缺，他们是这部小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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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在赏析一部文学作品时，往往会从人物、
情节、环境等着手进行分析，其中人物分析占据重

要地位。主要人物是作者刻画的重点，是读者花费

时间和精力细细品读的对象，而另一些所谓的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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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人们在侧面衬托、渲

染气氛、衔接并推动情节发展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

的作用。

安娜·西格斯的小说 《第七个十字架》 （Ｄａｓ
ｓｉｅｂｔｅＫｒｅｕｚ）描述的是从韦斯特霍芬集中营中越狱
的七名逃犯有一名成功逃脱的故事。围绕这次越狱

作者塑造了许多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小人物，想藉

此 “探讨人民的结构”［１］１０３并阐述第三帝国的政治、

经济、社会、意识主流。除主人公 “格奥尔格·海

斯勒”外，在众多鲜活的人物中值得一提的是 “恩

斯特·瓦劳”和 “牧羊人恩斯特”。

初读该小说，很多读者都觉得这两个人物无足

轻重。如１９４４年由弗雷德·契纳曼拍摄的电影 《第

七个十字架》中就删除了 “牧羊人恩斯特”这个人

物，而 “恩斯特·瓦劳”仅仅以 “反法西斯战士”

的面目出现。而纵观目前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分析研

究，也常常忽略了对这两个小人物的对比研究。其

实这两个次要人物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因为

人物描写的目的除了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

精神面貌外，同时肩负着另一个重要的使命，即更

深刻地表达文章的中心思想。在此本文将从相关的

社会背景与作者的个人背景出发，再从小说入手，

对这两个人物的功能进行分析。

一、相关的社会背景及作者的个人

背景

自从以阿道夫·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政府踏上

历史舞台，他们试图使德国人沦为盲从的随从。许

多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被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

所蒙蔽，他们的意识形态也被牢牢禁锢。谁不紧随

领袖就会遭受政治迫害。在纳粹统治下，犹太人、

共产党人还有许多艺术家被追踪、逮捕和杀害［２］。

没有人知道，德国人的出路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德国作家逃往国外，在那里他们继续用文学作

为反法西斯的武器战斗。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快速灭

亡不可预期，许多流亡作家把历史题材或自己的流

亡经历写入文学作品［３］，希望能重新定义 “德国精

神”并唤醒尚未泯灭的人性。

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

１９３５年在她的演讲 《祖国之爱》［４］中她就撕下了国家
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并号召所有作家揭示祖国的真实状

况。她的小说，被卢茨·温克勒 （ＬｕｔｚＷｉｎｃｋｌｅｒ）称

为 “人道的政治书籍”［５］，恰好迎合了１９３７年以后
德国人的精神诉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部小

说中描写了许多积极向上的小人物，在法西斯独裁

统治下，他们承载着人们的希望。

安娜·西格斯 （ＡｎｎａＳｅｇｈｅｒｓ），原名内蒂·莱
琳，１９０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出生于美因茨一个艺术品商人
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因此她从小就受到犹太教义

及德国古典艺术的熏陶。从１９２０年起，西格斯在德
国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学习历史、艺术史、哲学和

汉学。１９２４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２５年与匈牙利社会学家
拉德瓦尼结婚。丈夫的政治倾向与写作风格深深影响

了西格斯。１９２８年她加入德国共产党，第二年又加入
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 （ＢＰＲＳ）。１９３３年被捕并被
监禁了一段时间。之后举家踏上流亡之路，先经瑞士

到法国，后从马赛出发，经冰岛到墨西哥。在那里她

成为 “自由德国”和海涅俱乐部的成员。１９４７年回
到东德后继续致力于文化、政治及世界和平，直到

１９８３年去世［１］１８－２６。

从她的生平可以看出，安娜·西格斯有着鲜明

的政治立场，这在她所有作品中的主题和人物都有

所体现。另外她还掌握了丰富的文学和宗教知识，

并常常运用于作品的人物塑造。值得一提的是，她

还喜欢把自己的故乡美因茨作为事件发生的地点。

《第七个十字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作品中的

小人物 “恩斯特·瓦劳”代表了作家的政治倾向，

另一个小人物 “牧羊人恩斯特”体现了作家的犹太

教信仰，而主人公格奥尔格的越狱就发生在美因茨。

撰写这部作品时正值安娜·西格斯的法国流亡时期，

她的流亡经历奠定了该小说的写作基础。因此通过

像 “恩斯特·瓦劳”和 “牧羊人恩斯特”这样的形

形色色的小人物作家阐释了自己反法西斯的政治及

人性诉求。

二、“恩斯特·瓦劳”的角色功能

在小说的第一章是这样描述 “恩斯特·瓦劳”

的：“他经历过战争，经历过鲁尔河战役和德国中部

的战斗等等，凡是应该经历的，他简直都经历过

了！”［６］２９读者对这个人物的第一印象是共产主义运

动中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战斗者。随着情节的发

展人们可以确定，这个人物的塑造具有重大意义，

并具有以下的功能。

　　 （一）作为人性的拯救者

众所周知，十字架是人性的象征。按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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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十字架一方面代表疼痛与痛苦，另一方面则

代表了圣灵，因为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

小说中集中营长官下令把七棵法国梧桐砍成七个十

字架，瓦劳，这位最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德国工人

阶级的代表，第一个被吊在了十字架上。这个场景

使读者想起了基督教的殉难仪式。与被犹大出卖的

耶稣相比较，瓦劳也是被一个叫 “巴赫曼”的亲信

告发而被捕。与耶稣相同，瓦劳承受了所有的痛苦，

背负了所有的负载，并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生命。

他的死也如耶稣的死象征着解脱与人性的希望。从

这个意义来说，瓦劳也是 “人性的拯救者”，他用

自己的人性捍卫了自由与公正。与集中营长官法伦

贝格的意愿相反，瓦劳这个人物并没有被 “摧毁”，

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通过这个人物塑造及有

关基督教的释义，作者强调了人性与希望。

　　 （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精神象征

基督教中耶稣自称 “牧羊人”，其信众被称作

“羊群”。这部小说中瓦劳也被塑造成 “牧羊人”，

即共产主义者的精神领袖。

虽然集中营里的囚犯只在审讯后见过瓦劳两三

次，但大家还是把他当成了精神支柱，因为纳粹使

用的任何手段都不能使瓦劳屈服。“他跌跌撞撞地走

着，一只手按着肚子，另一只手向我们微微打着手

势，好像他要向我们表示，这一切并不是结局，我

们应该自己安慰自己。”［６］１５６当瓦劳越狱后再次被捕，

被重新带回集中营后，“我们当中有些人像孩子似的

哭了起来。这下子我们全完了，我们想。……如果

没有人再接过旗帜，只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旗帜的

意义，那将怎么办？”［６］１５６－１５７瓦劳的被捕暗示着对自

由的希望的破灭，反法西斯主义战斗的失利以及共

产主义运动的暂时失败。瓦劳在这里被塑造成为精

神象征。

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对瓦劳的审讯。小说中描

写他是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决不放

弃自己的信仰。自从奥沃坎普问过他的姓名之后，

他坦陈，从此不再回答任何问题。无论奥沃坎普提

出什么问题，他都保持沉默。在此处运用了一个写

作手法：内心独白。在每个问题之后都加入瓦劳的

一段内心独白。如在问到他父母的姓名时，他的内

心在说：“从前有一个人，名叫弗朗茨·瓦劳。这个

人已经死了。……如果你们果真能从死尸身上挤出

口供来的话，那么我会比你 们 所 有 的 死 者

更死。”［６］１７６

瓦劳已做好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共产主

义事业，奉献给反法西斯主义事业。他把希望寄托

在来世，把自己比作比任何死者还要死的人。与他

的勇敢与从容相对应，盖世太保的软弱无能也得到

了充分展现。这一场景很值得我们深思，瓦劳的死

不仅揭示了法西斯的残暴，同时也折射了反法西斯

斗争的希望。“瓦劳在血泊中靠墙坐着。……齐利希

的肩膀上闪烁着一点微弱的光，那是一角微弱的、

蓝色的秋天，……从来没有人如此泰然自若、如此

势均力敌的和他对峙过。”［６］３３４ “微弱的光”意味着

希望，“势均力敌”则体现了反法西斯者的强大。虽

然瓦劳的肉体被消灭了，但他的精神永存。

　　 （三）作为主人公 “格奥尔格·海斯勒”的背

景人物

　　当包括瓦劳在内的六位越狱逃犯被钉在那六个
十字架上遭受折磨时，“格奥尔格·海斯勒”还在继

续逃亡。在熟人和陌生人的帮助下他最终逃脱了纳

粹的魔爪。为他而留的第七个十字架因此一直空着，

象征着 “希望和自由”。整部小说以 “格奥尔格·

海斯勒”的越狱逃亡为主线，而瓦劳和其他五位越

狱犯的经历则形成其背景。格奥尔格的逃亡成功意

味着他可掌控自己的生死。这象征着他的 “圆满”：

在逃亡初期他只不过像动物一样向往着生存；而最

终他成长为西班牙的战士。从他的逃亡经历也可看

出瓦劳对他的影响：与瓦劳共同商议越狱事宜；严

格遵照瓦劳的指示踏上逃亡之路；在困境中思考，

如果瓦劳在身边，他会如何脱困等等。小说的第二

章就有一个例子：“现在你必须把你身上的劳什子脱

了，瓦劳建议说，因为再晚些，你连拖下它们的力

气也没有了。他顺从了，正如他经常顺从瓦劳的话

那样。他奇怪，因为他觉得疲乏感减轻了。”［６］７２当

他得知瓦劳越狱后也被抓住的时候，他不敢相信这

个事实，同时也失去了继续逃亡的希望，因为瓦劳

是 “谁也抓不住的人”［６］２１２。这充分体现了瓦劳对格

奥尔格的精神作用，由此可见，瓦劳也是格奥尔格

的重要帮助者之一。

三、“牧羊人恩斯特”的角色功能

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位 “牧羊人”，他的名字也

叫 “恩斯特”。至于他到底姓什么，小说中没有说

明。这个 “恩斯特”很可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任何一个人。在这部小说中他具有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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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为田园生活的象征

“恩斯特”的职业是牧羊人，在该小说的每一章

中都出现了这个人物。每天他赶着羊群去草地，在正

午的阳光下吃着午餐。他的嘴角跳动着一丝自负而轻

蔑的微笑［６］５５。在他周围的一切也是田园般的美好：

他的羊群 “静止时，密密的像一片云，散开时，便化

成一块块小小的云朵，它们一会儿聚集到一起，一会

儿复又散开”［６］８；那个经常和他调情的姑娘索菲 “像

个小苹果……圆圆的，正在长大，梗儿细细的”［６］３６；

还有在马内特家和这家人共进晚餐……他仿佛生活在

真空里，生活在法西斯没有触及的空间里。他的生活

方式代表着宁静安逸的生活方式，是千百年来人们坚

持并向往的生活方式，这契合了作者的希望，即拯救

被第三帝国法西斯们摧毁的人道的生活方式。通过这

个小人物也向广大读者传递了这个信念：生活在这里

的人民在任何境况下都不会改变。

　　 （二）作为信息传播者

在犹太教中牧羊人传播了耶稣诞生的消息，扮

演了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在这部小说中牧羊人恩斯

特也是一位 “信息传播者”。当他通过广播听到奥

沃坎普悬赏捉拿三个越狱逃犯的消息后，他把消息

通报给弗朗茨，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会帮

助这几位逃犯的［６］１４３。另外从恩斯特的视角读者也

可以了解这块土地曾被法国人占领的历史［６］２１８－２１９。

值得一提的是，在恩斯特出场前都会有一段风

景描写。这不仅向读者展示了美丽的风景，同时也

向他们介绍了过去与现在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作者

通过风景描写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每一段描写都

有类似的开头，如：山坡、火车、浓雾等等［６］８，５５，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每一段景色描写都展

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事件：罗马帝国、１７９３年的美
因茨共和国、１０９６年的犹太人大屠杀、１８４８年的巷
战还有第三帝国……虽然时代、权力和宗教在不断

地改变，但美丽的风景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

坚不可摧。“在这块土地上，每年都有一些新鲜事发

生，每年也都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在柔和的、雾蒙

蒙的阳光下，在人们的努力照料中，苹果照样成熟，

葡萄依旧发酵。”［６］１０这一段描写就是真实写照。苹

果和葡萄酒象征着收获，雾蒙蒙的阳光象征着人性

的希望和觉醒。通过牧羊人恩斯特这个人物人性得

到了再一次的强调。

每次恩斯特的出场都有类似的形体动作：牧羊

人脖子上系着一条鲜红的围巾，“他正将一只手支在

腰间，一条腿跨在前面，好像他观看的不是羊群，

而是一支军队。”［６］８恩斯特仿佛是这片土地的统治

者，又仿佛是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他仿佛能透过世

界的边缘预见世界的末日。作者通过这一场景向读

者灌输着这个信念：这片土地的统治权永远掌握在

人民的手中。因此牧羊人恩斯特也是人民的代表与

法西斯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者。

　　 （三）作为紧张节奏的舒缓

当读者正在为格奥尔格的逃亡经历精神紧张时，

紧张的节奏突然中止，代之以牧羊人恩斯特的出现，

所用的语言也柔和了许多 （读者可参看原著，其中

的德语语言风格更加突出了这一点），这无疑让读者

紧绷的神经得到了舒缓，就好像听到音乐里的 “慢

拍”，可以从紧张的情节中解放出来，带着轻松的心

情来欣赏风景了。

作者不断用这种场景变换同时又是节奏变换的方

法是想对安逸的生活和危险的生活进行比照。与牧羊

人恩斯特田园般的生活相对比，格奥尔格·海斯勒的

生活充满危险：追捕、流血、恐惧充斥着他的逃亡之

路。在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原著第二章第一节的结尾

和第二节的开头［７］。简单、轻松的画面与紧张、压抑

的画面在不断交替变换。对于逃亡的描写作者多用简

短的句子和朴实的语言，而对于恩斯特的出现则用一

些长句和柔和、缓慢的语言。这种方法不禁让人想起

电影里的蒙太奇，它使小说更具吸引力，激发读者对

和平以及平凡的生活的向往。

四、两个人物的对比

　　 （一）政治与历史的希望

如果把这两个人物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身

上都寄托了作者的期望。作者赋予了瓦劳这个人物

浓重的政治色彩，并把他描写成共产主义者的领导

者，主要是表达了她的政治希望，即反法西斯的战

斗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推翻旧政权。

而牧羊人恩斯特则表达了作者的历史希望。任何时

代、任何政权都阻止不了历史车轮的行进，只有大

自然和人民坚不可摧。因此综合来看，作者塑造这

两个小人物都是为了突出人性。

　　 （二）痛苦与欢乐

在小说中瓦劳被法西斯逮捕，失去自由，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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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法西斯的残酷折磨。他代表了德国人所遭受的

痛苦。牧羊人恩斯特的日子自由安逸，他代表了欢

乐。我们也可比较这两者所处的环境。小说中瓦劳

常被禁锢在集中营里 （越狱时除外），那里浓雾弥

漫，阴森恐怖。牧羊人恩斯特常在马内特家出现。

马内特家所处位置比集中营高，并且充满生活气息：

清晨的忙碌、餐桌边的聚餐、轻松的玩笑……通过

这种描写在读者面前同时展现了地域和天堂的画面，

这是痛苦与欢乐、罪恶与善良的对照，不仅反映了

这两个人物当时的境况，而且还起到了讽刺的效果。

在 “高处”一切都那么平和、和谐，正如当时纳粹

的宣传，而在 “低处”一切都那么残酷：囚徒们必

须忍受寒冷、饥饿和痛苦。总而言之，通过痛苦与

欢乐的对比整部作品都在不断变换着色彩。

五、结束语

“恩斯特·瓦劳”和 “牧羊人恩斯特”代表了

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倾

向。尽管如此，这两个人物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

有相同的名字 “恩斯特”，他们都是德国人。作者

借助这两个小人物强调了人性，表达了自己政治的、

历史的希望。与其他人物一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

时第三帝国的现实。

综上所述，“恩斯特·瓦劳”和 “牧羊人恩斯

特”这两个人物虽小但不可或缺，他们是这部小说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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